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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命与应验：《定婚店》与《灌园婴女》的伤疤叙事研究

姚　 遥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云南昆明　 ６５０５００）

　 　 ［摘　 要］《定婚店》与《灌园婴女》作为婚姻命定故事，均写人物因不满命定妻子的出身而
试图抗命，致使妻子留下伤疤，而婚后伤疤的揭露情节也意味着命定婚姻预言的应验。本文即
以伤疤叙事为切入点，结合民间故事类型学与文本细读，梳理两篇作品的共同情节，并从唐代的
婚姻门第观念、传奇求奇尚怪的创作心理以及相关叙事传统等方面分析《定婚店》的伤疤叙事，
并结合《灌园婴女》比较两篇作品中伤疤在呈现方式与叙事功能上的差异，进而揭示伤疤叙事在
婚姻命定故事中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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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广记》卷一五九“定数十四”与卷一六
“定数十五”后均标有“婚姻”二字，共收录了十二篇
婚姻命定故事。这些作品多通过异人预言或梦兆
预示婚姻，再以人物后来的婚姻经历验证命定。其
中，《定婚店》与《灌园婴女》两篇不仅涉及婚姻命定
主题，还呈现出相似的叙事情节。本文将其界定为
伤疤叙事，即人物因不满命定妻子的出身而抗拒命
定婚姻的安排，造成其命定妻子身体上的伤疤，而
伤疤又在后续情节中参与了婚姻预言的应验。两
篇作品在这一叙事上的相似性，构成了本文选取二
者进行比较的依据。

既有研究对《定婚店》的讨论多从宿命观、月老
形象及赤绳意象等方面展开，而伤疤这一设置在婚
姻命定故事中的叙事作用，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
间。本文拟以《定婚店》与《灌园婴女》为中心，比较
两篇作品在相关情节安排上的异同，并探讨抗拒命
定婚姻这一行为所造成的伤疤叙事，与婚姻预言应
验之间的联系。

一、婚姻命定故事中的伤疤叙事
（一）民间故事类型中的命定婚姻与伤疤叙事
《定婚店》作为月老配婚型民间故事的早期经

典文本，可从民间故事类型学考察其情节渊源。汤
普森《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中，ＡＴ ９３０Ａ归纳了与
命定相关的故事类型，其《民间文学母题索引》则以
母题Ｔ２２． ２“命定妻子”（Ｐｒｅｄｅｓｔｉｎｅｄ Ｗｉｆｅ）和Ｈ５１

“凭借伤疤识认”（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ｂｙ Ｓｃａｒ）标记了相关
的叙事要素，为本文考察婚姻命定故事中的伤疤与
应验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参照。

在中国民间故事研究中，丁乃通按照ＡＴ分类
法，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总结了“命中注
定的妻子”相关文本所包含的主要情节：“１．女孩已
跟主角订婚，但因出身卑贱被推进水中。２．推进水
中的女子，被大官救了，并当作自己的女儿一样养
大。”丁乃通所归纳的情节来自明代冯梦龙《金玉奴
棒打薄情郎》，这一概括呈现了婚姻命定故事中人
物试图摆脱婚姻、命定妻子身份经历转变等情节特
征，但其所列情节并未涉及伤疤在身份确认或预言
应验中的作用。由此可见，整体故事类型的归纳与
具体叙事要素的考察各有侧重。《太平广记》所收
十二篇婚姻命定故事，也仅有两篇涉及伤疤相关叙
事。伤疤在婚姻命定故事中的叙事功能，仍需回到
具体的文本分析。

关于《定婚店》所属故事类型的情节特征，张举
文在《民俗研究十讲》中指出：“定亲故事在中国最
初是以标题定婚店出现在９世纪早期完成的搜集整
理中的，此后一直保存在各种故事文本或口头变文
中。”他还转述了泰勒的相关论述，指出这一故事类
型包含三个基本要素：与下层女孩的注定姻缘，蓄
意谋杀者与其造成的伤疤，以及由伤疤所揭露的预
言应验。该论述将伤疤与命定婚姻预言的应验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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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联系起来，伤疤成为连接人物抗命行为与婚姻应
验结局的重要凭证，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伤疤在婚姻
命定故事中承担的叙事功能。

（二）《定婚店》与《灌园婴女》的共同情节结构
《定婚店》中“赤绳系足”的书写塑造了婚姻命

定的经典意象，书写韦固为抗拒婚姻预言而命人刺
杀未来的妻子，却谋杀未遂致使女婴眉间留下一道
伤疤。最终伤疤成为揭开其命定妻子身世、应验婚
姻预言的有力凭证。于是“此绳一系，终不可逭”的
浪漫姻缘观念，与这道象征着韦固曾残害他人的伤
疤形成了颇有戏剧意味的反差。《灌园婴女》亦写
人物因不满命定婚姻的预言而伤害女婴，汪辟疆在
校录《定婚店》后指出：“唐末人记此事者，尚有《玉
堂闲话》所纪《灌园婴女》一则。虽事实微有歧异，
然同出一源可知也。”这一判断为两篇作品的比较
提供了文献依据。

两篇作品皆以人物对命定婚姻预言的抗拒作
为叙事的起点。《定婚店》中，韦固得知自己的命定
妻子是“店北卖菜陈婆女”，于是嫌弃其出身而令家
奴“杀彼女”，试图以暴力斩断命定的姻缘。《灌园
婴女》中，秀才经卜者指引得知命定妻子是“滑州郭
之南”灌园人家的两岁幼女，也因自认“门第才望，
方求华族”企图以暗害方式摆脱命定婚姻。此中人
物均因根深蒂固的门第阶级观念，无法接受与底层
女子结合而做出这样的举动。表面展现出人物抗
命的动机，实则是将对女方出身的轻视转化为具体
的暴力行为。这种行为在婚姻与命定的共同主题
下，既成为伤疤形成的直接原因，又构成了人物无
法抗命的具体表现。

不仅如此，伤疤在后续发展中持续发挥着作
用。《定婚店》中，妻子需要“常帖一花子，虽沐浴寝
处，未尝暂去”，引发韦固的疑惑与追问，才将眼前
的妻子与当年被刺的女婴联系起来。《灌园婴女》
则是其妻“患头痛，数年不止”，医者取出头部的针
后才揭示其早年的受伤害经历。可见伤疤的形成
在女子身体上留下了永远无法逆转的伤害，既无法
通过人为方式彻底掩盖，也无法通过自然愈合消
失，只能以间接形式隐藏或伴随终身隐痛，成为后
续应验的伏笔。尽管两篇作品中的伤疤呈现形式
存在差异，但最终伤疤的揭露与显现，都将人物过
去的抗命行为带入当下情节，使人物得以确认妻子
命定的身份，使命定婚姻的预言得以应验。由此，
人物试图破坏婚姻预言的行为不仅没有达到斩断
命定姻缘的目的，反而成为最终预言应验的一环，
形成抗命与伤疤，伤疤与应验的叙事联系，最终指

向“天命不可违抗”的主题。
二、《定婚店》中伤疤的叙事功能与文化意涵
（一）婚姻门第观念与抗命的叙事动因
韦固以女婴的出身为由抗拒命定婚姻，这种门

第观构成了他施害行为的直接动因。《定婚店》对
韦固的塑造颇具意味，他“少小苦学，世间之字，自
谓无不识者。西国梵字，亦能读之”，却读不懂月下
老人手中的“天下之婚牍”。月下老人说红绳能够
消弭贵贱悬隔使人结为夫妇，但当韦固以为他命定
的妻子只是“眇妪之陋女”后，却立即产生了杀意。
韦固施害的动机，本质是嫌其出身低贱，他理想的
妻子是清河司马潘窻之女这样的高门女子，而命定
妻子的出身显然与其婚姻期待相去甚远，他甚至不
惜以杀人来破坏命定婚姻。至此，韦固博学的才子
形象与其抗命杀人的暴戾形象形成强烈反差。同
样，这种博学又与其对婚姻命定的无知形成反差，
即他能够识读文字，却读不懂命定的预言。他试图
凭借个人意志摆脱婚姻预言，却亲自制造了后来确
认这桩婚姻的伤疤凭证。

此外，《定婚店》作为唐人小说，还需回到唐代
婚姻制度的历史语境。韦固的抗命行为不仅是对
命定妻子出身的失望，还与当时的婚姻制度与士大
夫身份的自我认定密切相关。“吾士大夫之家，娶
妇必敌”直接表明，韦固将婚姻视为与自身家世相
匹配的社会关系，女方的出身成为判断婚姻结合的
重要依据。多年以后，该女婴以郡守王泰的侄女的
身份与韦固成婚。当年因出身低微而险被杀害的
女婴，摇身一变成为经由官宦家庭抚养的高贵女
子，门第观造成的身份冲突在这个结局中已然得到
了缓和。可是这位高贵女子身上留下的伤疤，记录
下当初被嫌弃时刻所遭遇的暴力，似乎成为命运对
韦固试图抗拒命定的反讽，实际上也折射出唐代士
人在婚姻门第上的执着。

相似的情节也见于《灌园婴女》。秀才自恃“门
第才望，方求华族”，于是将细针刺入灌园女婴的头
顶，企图摆脱婚姻预言。同样，女婴后来因父母双
亡而由廉使收养，长大后成为秀才之妻。两篇作品
都将婚姻与门第直接联系起来，并将人物因门第差
距产生的抗命之举转化为对妻子的伤害。再通过
安排女子以更高的身份地位进入婚姻，使婚姻预言
最终应验。从《太平广记》卷一五九、一六所收十
二篇婚姻定数故事来看，此类故事并不总以门第差
异为核心制造冲突。例如，《卢承业女》涉及对婚姻
对象命运及家族祸福的考量；《武殷》则写到郑氏之
母因武殷迟迟未能成事，转而考虑家财丰厚的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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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将这两篇置于该类故事群中考察可以发现，
《定婚店》与《灌园婴女》的特殊性在于，这两篇明确
呈现了门第观念对人物婚姻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
与人物对命定妻子的伤害联系起来，形成门第观念
促成抗命行为，而伤疤则连接起抗命行为与最终婚
姻结局的叙事结构。

（二）求奇尚怪与伤疤的戏剧性叙事
明胡应麟说唐人作传奇是“作意好奇，假小说

以寄笔端”，鲁迅亦指出唐人“尚不离于搜奇记逸”
但已“始有意为小说”，可见求奇尚怪是唐传奇的典
型创作心理。从这一角度来看，《定婚店》中设置的
伤疤，或是在求奇追求下有意塑造的戏剧冲突，以
此来强化婚姻预言应验过程中的戏剧性。

《定婚店》一开篇的设置便很巧妙，先交代韦固
前往清河的途中寄宿宋城南店，遇到“客有以前清
河司马潘窻女为议者”。所以约定第二天早晨见
面，韦固因求婚心切依约前往，到的时候还是“斜月
尚明”之时，正是他的急切前往令他遇到了月下老
人，从而得知了自己的婚姻预言，情节环环相扣。
月下老人告诉韦固：“赤绳子耳。以系夫妻之足。
及其生，则潜用相系，虽仇敌之家，贵贱悬隔，天涯
从宦，吴楚异乡，此绳一系，终不可逭。君之脚，已
系于彼矣。他求何益？”巧妙之处便在于“他求何
益”四字，本义是强调命定的不可违抗，却也为韦固
后续抗命的行为埋下一个反向的伏笔，韦固恰恰要
以“他求”来摆脱命定的姻缘。

于是当韦固得知命定妻子的身份时，他立马怒
而问出：“杀之可乎？”并且将这股怒意转化为了
行动：

固磨一小刀子，付其奴曰：“汝素干事，能为我
杀彼女，赐汝万钱。”奴曰：“诺。”明日，袖刀入菜行
中，于众中刺之而走。一市纷扰，固与奴奔走获免。
问奴曰：“所刺中否？”曰：“初刺其心，不幸才中眉间。”

叙事的惊奇在这段描写里集中体现，从怒到磨
刀，“磨”这个具体的动作意味着韦固并非被一时的
怒意冲昏了头脑，他真的想杀死女婴并为了杀死女
婴做了准备。由此可见韦固未必不信命定，或许他
正是因为太相信，才需要通过如此狠戾的方式来彻
底断绝预言的实现。随后他没有亲自动手，而是以
万钱为酬命令奴仆行事。“赐汝万钱”的具体交易
也进一步将韦固的杀意具象化。紧接着奴仆回答
“诺”，杀人计划便迅速进入执行阶段。这段叙事几
乎没有心理铺陈，而是用简洁的对话推动情节，这
种干脆利落的叙事节奏也强化了故事的突发性与
惊异感。

刺杀的地点在菜市，为后续的戏剧性转折留下
铺垫。菜市的纷扰杂乱让这场行凶与逃脱不易被
发现，也让意外更容易发生。奴仆原本要刺中女婴
的心脏致其死亡，却在混乱中失手刺伤眉间，留下
一个日后能够辨认的伤疤。奴仆“初刺其心，不幸
才中眉间”这句话，不仅交代了女婴没有死，还暗示
她可能带着伤疤活了下来。假如她没有留下任何
可以辨认的痕迹，后文也就失去了一个能够将当年
的刺杀与后来的婚姻联系起来的具体线索。于是，
当韦固发现妻子眉间花子是为掩盖刀疤的一刹那，
伤疤串联起抗命的往事与预言应验的当下，印证了
月下老人那句“他求何益”，就此形成一个前后呼应
的圆形结构，从而取得强烈的戏剧效果。

（三）传统叙事母题的承袭与重组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唐宋小说鉴赏辞典》提

到《定婚店》的创作并非完全取之街坊闲话或凭空
想象，而是将眉间伤疤与民间传说中的张敞画眉故
事联系起来。“在民间传说中，张敞与夫人原是青
梅竹马的亲友，嬉耍时张敞无意中碰撞了她，眉间
留下伤疤。所以张敞后来就只好为夫人画眉了。
张敞的故事为李复言提供了一条主线，李复言使之
复杂化，又增加了神怪色彩而已。”《汉书·张敞传》
确实记载了张敞为妻子画眉，后世遂以“张敞画眉”
作为夫妻恩爱的典故，但正史并未提及妻子眉间受
伤的情节。这一传说与《定婚店》之间是否存在直
接的承袭关系，尚难确证。不过该论述为本文提供
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思路，即李复言如何将伤疤与花
钿结合，让血腥与浪漫共同进入婚姻命定的叙事之
中。此外，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八“黥”一条记
载：“今妇人面饰用花子，起自昭容上官氏所制，以
掩黥迹。”该文献直接把花子与遮掩黥迹联系起来，
这显然更接近《定婚店》的情节，韦固之妻常贴花
钿，是因为她需要遮掩幼年遇刺留下的伤疤，也更
符合当时的文化背景。

《定婚店》描写韦固之妻“可年十六七，容色华
丽，固称惬之极”，随即以“然”陡转，指出她“眉间常
贴一花钿，虽沐浴闲处，未尝暂去”。眉间花子本是
唐代女子的常规妆面，此处却因妻子始终不曾摘下
而显得异常。直到婚后一年多韦固逼问，妻子才哭
着解释。从长期遮掩到哭诉可见她对这道眉间伤
疤的难以释怀，这一伤疤来自狂贼的蓄意暴力，形
成毁容式的打击，眉间的花子愈美丽，伤疤的揭开
便愈发触目惊心。然而这种暴力伤疤反而成为命
定婚姻的应验凭证，真相的揭开令韦固叹曰：“奇
也，命也。”夫妻二人因此相敬逾极。这个结局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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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子一般赋予了伤疤叙事某种命定的浪漫，它既承
袭了张敞画眉民间传说中对伤疤的弱化及对夫妻
恩爱的刻画，又用巧妙的笔法遮掩了最初那场蓄意
的杀害，将其重新组织成联结夫妻命运的凭证。最
终，伤疤的残缺与恐怖便被转化为文人笔下的雅趣
与艺术。

三、《灌园婴女》与伤疤叙事的特殊性
（一）伤疤叙事的表现差异
前文已论及《定婚店》与《灌园婴女》在叙事结

构上具有高度的同构性，但在伤害的实施方式和伤
疤的呈现形式上，二者则表现出不同的叙事差异。

故事都源自人物对于命定婚姻预言的不满，从
而引发抗命行为。《定婚店》中，韦固听闻月下老人
之言愤怒不已，随后产生杀意开始磨刀，并命奴仆
持刀刺杀女婴，这一切都发生得很迅速，最终刀锋
“才中眉间”的结果也更像是命定的偏差。比起韦
固的狠戾，《灌园婴女》中的秀才则显得更为阴鸷。
他得知命定婚姻的预言后，表现得“怀抱郁怏，然未
甚信也”，此后“愈不乐”。这桩预言令他耿耿于怀，
最终他选择了亲自动手。他“伺其女婴父母出外，
遂就其家，诱引女婴使前，即以细针内于囟中而
去”。从最初的抗拒心理到最终的伤害实施，可见
秀才的行动是蓄谋已久，且十分隐秘的。

伤害方式的不同，也影响了伤痕在后续叙事中
的呈现。从“刀刺”到“针刺”，意味着人物的抗命行
为从暴力的刺杀演变为更精准的谋杀。《定婚店》
中，妻子眉间的伤疤被花子遮掩，因花子常年不去
而引起韦固的怀疑。妻子说明身世后，伤疤便成为
连接当年刺杀事件与当下婚姻的命定凭据，前文已
讨论过眉间花子在情节安排中的作用。然而比起
可以遮掩的伤疤，《灌园婴女》中因针而导致常年反
复的头痛就显得更加隐晦与残酷。秀才在无人时
刻刺入女婴头顶的细针，无法形成可供辨认的外在
伤疤，而是以长期头痛的形式持续存在，直至医者
诊治，才溃出一针，伤害带来的痛苦终于以实体的
形式得以呈现。

此间的宿命感与戏剧性正在于此，针的出现揭
示了妻子长期受苦的缘由，也使秀才早年试图抗拒
婚姻预言的行为得以揭露，命定婚姻获得了迟来的
应验。但是《灌园婴女》并未明确写出丈夫凭借针
伤认出妻子的过程，针在此处并不具有《定婚店》中
那样明确的身份指认功能。如果说《定婚店》以外
显伤疤连接过去的伤害与当下的婚姻，《灌园婴女》
则通过隐伏的针伤及其显现来揭示命定的不可违
抗。命运的应验固然构成两篇故事的主题情节，但

其实现过程却并非全然浪漫。如果男性人物对命
定姻缘的抗拒，最终转化为女性身体所承受的伤
害，那么婚姻命定的叙事也会显露出令人不安的
一面。

（二）伤疤叙事的特殊性及其可能
在本文考察的《太平广记》十二篇“定数婚姻”

类故事中，除《定婚店》与《灌园婴女》外，暂未发现
以伤疤为核心情节的同类作品，其他故事也会借助
物件凭证揭示人物过往与命定婚姻的应验，但其叙
事方式与伤疤叙事具有明显不同，可见伤疤叙事在
命定婚姻主题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其中，《朱显》从一段未能实现的婚事写起，朱
显原想迎娶杜集之女，不料因为战乱，女子后来被
选入宫中。多年后朱显说起早年和杜氏订婚旧事，
还念出当年婚书里的句子，由此引出妻子的身世。
《侯继图》写人物偶然得到一片题有相思诗的桐叶，
并将其珍藏多年。后来侯继图与任氏成婚，吟诵起
桐叶上的诗句，竟然发现是任氏所书，二人才知晓
这段姻缘早有伏笔。冯梦龙将这两篇故事与《定婚
店》一同收录进其编著的《情史》“情缘”一类，该类
所收的皆是“缘定于天”的故事。《侯继图》一文后
还附有冯梦龙点评曰：“五六年前，任氏已解相思，
其风情必有过人者矣。韫玉不售，卒归拾叶之人。
赤绳系定，不可强也。”《定婚店》中的赤绳系足成为
一种广泛流传的姻缘话语，此句点评可视为冯梦龙
对命定婚姻故事的总结性表述，即情缘不是人力谋
求可得，而是冥冥中早已注定。

前述还提及丁乃通按照ＡＴ分类法归纳“命中
注定的妻子”相关文本所包含的主要情节，其核心
情节的出处为明代冯梦龙的《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该篇故事同样涉及了婚姻中的门第偏见与蓄意伤
害，但它与《定婚店》和《灌园婴女》的关键差异在
于，人物是在婚姻之中因妻子的出身而蓄意谋杀。
后续身份的揭示也并非伤疤或其他物证的意外发
现，而是有意为之的身份反转。此外，清代蒲松龄
的《柳生》对《定婚店》故事亦有所承袭。文中写柳
生为了朋友周生“物色佳偶，今始得之。适在内作
小术，求月老系赤绳耳”，同样保留了月老与赤绳和
命定婚姻的联系。不同之处在于，当周生得知命定
妻子是乞丐之女时，没有像韦固那样意图通过杀害
命定妻子来摆脱预言，而是采取质疑的态度，随后
自行寻觅婚配对象。可见《柳生》保留了命定姻缘、
月老红绳与门第偏见的叙事元素，却并不以此导向
抗命和伤害的行为，也就无需借助伤疤叙事来推动
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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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定婚店》与《灌园婴女》都将人物对命定
婚姻的抗拒转化为对命定妻子的身体伤害，伤害所
造成的伤疤在结局之际重新进入叙事。伤疤叙事
的特殊性正在于此，它将婚姻与命定应验紧密联
系，使人物试图抹去的抗命行为重新显现，并赋予
已经实现的命定婚姻以回溯性的意义。就命定婚
姻故事的逻辑而言，伤疤叙事与其说是故意伤害的
罪证，不如说是作者通过制造惊奇和巧合的手段，
来反讽笔下人物的弄巧成拙，进而反证命定的不可
逃避与不可违抗。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命定婚姻
预言的应验并非毫无代价，命定的妻子需要承载伤
疤方能成为展示命运权威的叙事凭证，显露出了这
一叙事逻辑背后不容忽视的暴力。

参考文献：
［１］（美）斯蒂·汤普森．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Ｍ］．郑

海，等，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１：１６６－１６９．
［２］（美）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Ｍ］．郑建威，

等，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２１２．
［３］张举文．民俗研究十讲［Ｍ］．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２２：１４３．
［４］汪辟疆．唐人小说［Ｍ］．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

２０１６：２６３．
［５］（宋）李窻．太平广记（第四册）［Ｍ］．汪绍楹，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１：１１４２－１１４３．
［６］（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Ｍ］．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５８：４８６．
［７］鲁迅．中国小说史略［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８：４４．
［８］（唐）李复言．续玄怪录［Ｍ］．程毅中，点校．北京：中

华书局，２００６：１８６－１８７．
［９］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唐宋小说

鉴赏辞典［Ｍ］．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１８：４７１．
［１０］（唐）段成式．酉阳杂俎［Ｍ］．方南生，点校．北京：

中华书局，１９８１：７９．
［１１］（明）冯梦龙．情史［Ｍ］．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０３：３４．
［１２］（清）蒲松龄．聊斋志异（第三册）［Ｍ］．于天池，注．

孙通海，等，译．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５：１９７４．

Ｄｅｆｉ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ｕｌｆｉｌｌｍｅｎｔ：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ｃａｒ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Ｄｉｎｇｈｕｎ Ｄｉａｎ ａｎｄ Ｇｕａｎｙｕａｎ Ｙｉｎｇｎü

ＹＡＯ Ｙａｏ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Ｙｕｎｎ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Ｋｕｎｍｉｎｇ Ｙｕｎｎａｎ ６５０５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 ｔａｌｅｓ ｏｆ ｐｒｅｄｅｓｔｉｎｅｄ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ｂｏｔｈ Ｄｉｎｇｈｕｎ Ｄｉａｎ ａｎｄ Ｇｕａｎｙｕａｎ Ｙｉｎｇｎü ｄｅｐｉｃｔ ｍａｌｅ ｐｒｏｔａｇｏｎｉｓｔｓ ｗｈｏ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ｔｏ ｄｅｆｙ ｔｈｅｉｒ ｆａｔｅｄ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ｄｉｓ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ｄｅｓｔｉｎｅｄ ｗｉｖｅｓ，
ｔｈｅｒｅｂｙ ｉｎｆｌｉｃｔｉｎｇ ｓｃａ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ｗｏｍ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ｖ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ｓｃａｒｓ ａｆｔｅｒ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ｓｉｇｎａｌｓ ｔｈｅ ｆｕｌｆｉｌｌ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ｉｔａｌ
ｐｒｏｐｈｅｃｉｅｓ． Ｔａｋｉｎｇ ｓｃａｒ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ａｓ ｉｔｓ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ｄｅｐａｒｔｕｒｅ，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ｍｂｉｎｅｓ ｆｏｌｋｔａｌｅ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 ｗｉｔｈ ｃｌｏｓｅ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ｓｈａｒｅｄ ｐｌｏｔ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ｔａｌｅｓ． Ｉｔ ｔｈｅｎ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ｓｃａｒ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 Ｄｉｎｇｈｕｎ Ｄｉａｎ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ａ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ｐｅｎｃｈａ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ｒｖｅｌｏｕ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ｎｇｅ
ｉｎ ｃｈｕａｎｑｉ ｆ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Ｆｉｎａｌｌｙ，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ｗｉｔｈ Ｇｕａｎｙｕａｎ Ｙｉｎｇｎü，ｉｔ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ｃａ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ｔａｌｅｓ，ｔｈｅｒｅｂｙ ｅｌｕｃｉｄ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ｃａｒ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ｔａｌｅｓ ｏｆ ｐｒｅｄｅｓｔｉｎｅｄ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Ｄｉｎｇｈｕｎ Ｄｉａｎ；Ｇｕａｎｙｕａｎ Ｙｉｎｇｎü；ｓｃａｒ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ａｌｅｓ ｏｆ ｐｒｅｄｅｓｔｉｎｅｄ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８２


